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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中國電視劇《以家人之名》講述三個沒有血緣關係的孩子視彼此為親生手足，真

心相待、成為一家人的故事。女主角李尖尖自幼喪母，由父親李海潮獨自撫養；凌霄

一家是李家樓上鄰居，母親陳婷無法走出喪女（凌霄妹妹）之痛，時常與丈夫凌和平

爭吵，最後獨自離家；賀子秋則是李海潮喪偶後的相親對象，賀梅與前夫之子，賀梅

後將子秋託付給李海潮，李爸、凌爸決定共同撫養失去媽媽的尖尖、凌霄和子秋，五

人因而組成家庭——「有血緣的不一定能成為家人，但是互相珍惜愛護的人，一定可

以。」作為核心價值，貫穿全劇。 

此劇一開播便佳評如潮，收視率破3、豆瓣評分最高來到8.6分，還入選中國廣電總局2

020年度優秀海外作品[1]，即便最後遭受「爛尾」、「劇情狗血」、「高開低走」等

批評，整體收視和口碑仍算亮眼，熱播時也在兩岸三地掀起話題，臺灣的愛爾達影劇

台官方YouTube頻道自2021年4月6日開始24小時馬拉松連播至今一年多，仍有201人

在線觀看（2022年6月13日 22:04），可見此劇受大眾熱愛程度。該頻道其中一則留

言寫道[2]：「陸劇通常用正義、邪惡兩方的對立達到劇情的高峰，最終都是邪不勝

正，以家人之名是少數用『愛和治癒』描述惡角作為結局的電視劇。」雖然並非所有

中國電視劇都以善戰勝惡收尾，但相比古裝、都會愛情等中國主流作品情節，《以家

人之名》所運用的情感元素和題材確實是少見的。這部劇沒有完美的英雄人設，允許

脆弱、創傷和缺陷的存在，每位角色性格裡的自卑、任性都與原生家庭相關，但他們

並非依靠獨立或堅強戰勝心魔，而是因為遇見了治癒自己的人，才得以重拾幸福，筆

者認為，此劇打破一貫手法，細膩地描繪家人、朋友、愛人間相互需要的深厚情誼。 



影視文化與國家認同、民族性具有一定的關聯，傳播學者闡述主旋律電視劇肩負召喚

廣大觀眾為愛國主義奉獻的使命（張裕亮，2007，頁25），以及歷史劇得以作為中國

大陸現代國族文化認同建構過程中的一種通俗文化類型，且電視劇和中國大陸閱聽人

的關係處於不斷變化當中（郭大為，2014，頁172），近年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

國政治態度和國族主義向來強勢、好戰，表現在挑戰國際秩序、戰狼外交官等面向，

筆者觀察到《以家人之名》所表露的溫柔情感其實不符合上述國族文化，何以獲選海

外優秀作品？也藉此延伸提出幾項疑問：閱聽眾可以透過歷史題材電視劇感受中華偉

大的民族性，那麼時裝劇呢？中國當局希望透過時裝劇建構國族認同嗎？若有，將建

構在什麼地方？最後，為什麼在政治情結上對立的臺灣觀眾欣賞中國時裝劇時不會感

到不適，也不會從這類型影劇中感受到中國屬於威權國家呢？ 

吉見俊哉（2003；轉引自柯裕棻，2008，頁115-116）認為，電視形塑國家集體記

憶、建構全國生活作息，是戰後日本建構民族國家的中心媒介；柯裕棻（2021）整理

諸多學者觀點，說明電視劇是文化冷戰的途徑，傳遞文化想像，並且提到戰後美國喜

劇《我愛露西》遭受「中國是悲慘的民族，是否需要喜劇」的質疑反彈。由此可見，

前述對電視內容與國族、國家形象的提問無法純粹以「政治歸政治，文化歸文化」來

解釋，因此以下列舉該劇隱含各種價值觀的劇情細節，試圖回應《以家人之名》與國

族認同建構之間的關係。 

《以家人之名》劇情中，李海潮負責照顧孩子、做飯打掃等家務勞動，凌和平工作忙

碌，分擔家庭開銷，一個主內、一個主外的分工，加上老夫老妻式的台詞對白，讓觀

眾有多元成家的想像空間，社群平台充斥「組CP」、「海潮跟和平才是真愛」的說

法，與中國官方打擊同志戀情的立場不甚相符；此外，劇中許多角色把「我要賺大

錢」、「變成富婆」掛在嘴邊、陳婷時隔多年以「富太太」回歸受人稱羨、尖尖喜愛



吃西式甜點、子秋至國外留學...這些情節似乎違背中國堅信社會主義的國情，或甚至

有美化西方教育的意味。 

另一方面，該劇背景發生在中國一胎化政策施行期間，這也是為何同學們看見三兄妹

總會問：「為什麼我們家只能生一個，他們家能夠生三個？」；幼兒時期尖尖與子秋

發生爭吵，大人總告訴子秋身為哥哥要讓著妹妹、身為男孩子要讓著女孩子；學生時

期情節中，尖尖好友齊明月承受母親高壓的管教模式，雖偶有反抗，卻始終接受唯有

讀書、考好大學才是最好出路的思想；尖尖面對外人時故意減少捲舌音，加入

「啦」、「喔」等語助詞，運用臺灣腔表現嘲諷意味...此些角色與故事發展完全符合

中國的「政治正確」，遵守服從家長、禮讓女性的傳統價值觀，更不經意展現語言使

用場合的正統性。 

觀察上述列舉的內容，筆者分析，那些看似與官方思想不那麼吻合的設定，來自改革

開放後與國際接軌的結果，不是編劇刻意違背的操作，而是貼合世界整體的西化趨

勢，是東方社會受西方文化影響的「現狀」，在這點不論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

都是一樣的，這或許是為什麼觀看中國時裝作品（排除正史、民國劇題材）時感受不

出中國是威權國家的原因。並且，以另種角度檢視，該劇仍透過家務分工，以異性戀

角度檢視家庭組成，在這樣的框架下，李海潮便是接近傳統觀念裡母親的角色；而自

中國改革開放後，追求有限度的富裕生活其實並不牴觸官方意識型態，陸生留學更是

符合現況的事實。 

至於那些「政治正確」的概念，則是在描述親子、手足、同儕互動時，無形中流露的

中華儒家思想，包括「她終究是我媽」、「作為班長理應協助同學完成作業」等倫理

道德。其中，「孝順」作為美德，以及「儘管家人歷經衝突，最後還是會和解、原諒

對方」，這種「家的羈絆」深植觀眾內心，對比西方的個人主義有所差異，但並非編

劇刻意分化，也並未評判兩者孰是孰非，是本質上就不一樣的價值傾向。因此，不論



是符合中國當局的思想或者可能與之相悖的觀點，它們不似改編自正史的歷史劇，沒

有特意建構政治認同、國族主義的意涵，至多是未打破傳統中華文化主流框架、為了

故事編排的現況描述，既沒有拉抬自身文化高度，亦沒有貶低他國。 

2020年中國國家廣電總局傳出頒布二十類題材審查及規避禁令（風傳媒，2020），涵

括愛情劇避免過於甜蜜、穿越題材要有科學解釋、民國劇不可美化中華民國等，顯示

中國影視創作自由受政治力介入，但近年陸劇題材多元，在經濟改革、不觸犯審查等

條件下，政治思想的箝制與影視生產並不完全重合，生產方可於既被管制又開放的關

係中表現創意，亦製作出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 

根據《以家人之名》個案，筆者認為，雖然官方不斷頒布許多審核通則，但中國目前

實質上並沒有強制時裝劇弘揚中國思想，僅是清除嘗試挑戰政權的內容，以管制、鼓

勵的方式給予文化產業空間，就算沒有大力宣揚愛國理念，只要不衝擊當局意識型

態，中國電視劇廣受歡迎，有助本土製作公司累積資本，也是中國影視產業成功的證

明，利大於弊，官方沒有理由不樂見陸劇外銷，並且從優秀海外作品的選拔可以推

測，建構國族主義、激發愛國情懷不是官方評斷影視作品的唯一標準，現今影視創作

者大多也就在此種不冒犯政治底線的模式裡發揮，同時考量市場接受度和流通性，開

展中國影劇文化產業的潛力。 

 
 

[1] 根據中國廣電總局公告（2021），優秀海外作品評語為：「作品主題鮮明、貼近現實、製

作精良，海外傳播效果突出，具有示範引領作用。」 

[2] 此官方頻道現已關閉留言區，筆者憑當時筆記與記憶還原該留言意涵，字句並不百分之百

相同。 

 
 


